
! ! ! ! !"#$年，按照《上海市林业局、上海市公安局关
于建立林业刑事案件执法沟通联系制度的若干意
见》等文件的要求，上海市林业、公安、工商等部门
联合建立了野生动物保护执法联席会议制度。!%$$
年至 !"$&年，全市累计查处非法捕猎、非法经营野
生鸟类案件 '!起，其中刑事案件 $'起，行政案件
$(起。

!%#)年 ##月 !#日，崇明宣布全区域成为野
生动物禁猎区，这也是本市继南汇东滩、奉贤区以
外的第三个禁猎区。随后，崇明多部门联动，多次开
展大规模的“清网行动”，原先林间密集的捕鸟网，
已明显减少。

!%#)年下半年，一场针对非法捕鸟的“清网行
动”在全国多个省市同时展开，上海也根据国家林
业局的要求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候鸟保护专项执
法行动。

据上海市林业局数据，截至 !%#)年年底，累
计开展联合执法 !%次，共收缴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活体 '#只，收缴非重点保护鸟类活体 #((只、死
体 *+只，拆除网具 $'"(张、窝棚 ,个。$"月份以
来，市野保部门还联合工商部门，对浦东、黄浦和
普陀等重点区域的 &家规模较大的花鸟市场，开
展了联合检查执法，处罚商贩 '家，收缴鹩哥、红
点颏、蓝点颏、八哥、珠颈斑鸠等 (种活体野生鸟类
,!"余只。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于 !"$+年 $月 $日起开始实施。非法猎捕中比较
常见的捕鸟网新增列入明令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
今后，无论是否在禁猎区、保护区内，凡使用禁用工
具非法猎捕野鸟 !"只以上，即便是常见的麻雀，也
将获刑。

姜燕 整理

2010年以来野鸟保护大事记

! ! ! ! !"#$年

!!月 "#日!首次来到朝阳村!当天清除捕鸟网

$%余张! 最大的感叹就是违法捕鸟网居然堂而皇之

地架设在村民房前屋后!毫不避人视线"

!"月 !&日!第二次来到朝阳村!拆除捕鸟网

'%余张" 终于在 "%!$年年底之前将朝阳村大部分

的捕鸟网清理拆除" 一个村子超过 !%%张捕鸟网!

不知道吞噬了多少野鸟的性命#

!%&'年

!月 !$日!第三次来到朝阳村!在靠近揽海路和

中滨路的一角!将朝阳村残存的捕鸟网彻底清除"

!月 !$日!第三次在朝阳村清理捕鸟网!但是

朝阳村的捕鸟网很快反弹"

"月 "(日!第四次来到朝阳村清网!再次发现

捕鸟大网"

' 月 "' 日!第五次来到朝阳村!清理 & 张捕

鸟大网" "%!&年!朝阳村的捕鸟网数量一直没有

上升到多达百余张的惊人程度!但是每次总还会

发现一些"

$月 !)日!在崇明岛巡护清网!重点在隔壁的滨

江村!顺便第六次光顾朝阳村!拆除捕鸟网 !张"

#月 #日!第七次造访朝阳村!清理 $张捕鸟

大网"

!%月 "#日!第八次" 由于季节因素!违法捕鸟

大幅反弹!当日在朝阳村清理 )(张捕鸟网!解救野

鸟 (只"

!!月 !!日!第九次再次来到朝阳村!仅仅发

现 "张新网!以及 $张残损破网"

!!月 "!日!崇明区全区宣布$禁猎%!从法律上

彻底明确了架网捕鸟等行为属于刑事犯罪! 之后官

方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禁猎区的宣传! 一时

间崇明区各镇捕鸟网数量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此后

一段时间我的精力也转移到了浦东和奉贤等区域&

!%&(年

!!月 !#日!再次来到朝阳村!距离上一次已有

一年之久!这也刚好是第十次来访& 朝阳村委会已经

拆除!变成了瓦砾!而散落村子各处的捕鸟网却依然屹

立不倒!令人慨叹朝阳村违法捕鸟的顽固不化' 本次

共计清理 ""张捕鸟网& 曹成杰 姜燕 整理

一个护鸟志愿者的两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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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燕

处罚

能将捕鸟人扭送公安机关，并看到违法者被处
理，当然很解恨，但这样的时候非常少。

“老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处罚方面提得较少，
!"$+年 $月 $日起实施的新《野保法》中，大大增加
了处罚内容，提高处罚力度。无论是否在禁猎区、保
护区内，凡使用禁用工具非法猎捕野鸟 !"只以上，
即便是常见的麻雀，也将获刑。”朱维佳说。“但是‘一
次性捕 !"只’，很难取证。”

他说，捕鸟人一天当中会收好几次网，一张网一
次性最多三四只鸟，所以根本无法量刑，只能教育。
“教育对这些人根本没用，有时候甚至不要等到第二
天，他又换个地方张网了。”
这些年，朱维佳另一个发现是房前屋后是布网

的重灾区。当天在奉贤回访，在一处村落附近，志愿
者们就发现了多处捕鸟网，这也是护鸟人的共识。曹
成杰在他的微博文章中同样提到，经常在房前屋后
发现鸟网。
“这说明当地捕鸟成风，而且对野生动物保护法

毫无认知。”朱维佳忍不住质问，“房前屋后的捕鸟
网，为何无人监管？”

不仅如此，在郊区的农贸市场上，
他们也经常查到有人贩卖野鸟。姜龙
经常带志愿者团队查访农贸市场，发
现总是几个固定的摊位在卖野鸟，售
卖人都是一些老阿姨。
“被抓的时候又哭又闹，今天抓住

了，明天出来接着卖。”姜龙也很无奈。
单说拆网这件事，姜龙从 !""*年

开始拆，而他最初也是跟着一些先行
者在做。$"年过去了，拆网的人还在
不懈地拆，捕鸟的人依然固我，虽然奉
贤、金山和崇明近年来全区禁猎，打击
力度加大，违法分子有所收敛，上海市
人大代表顾洁燕等也在两会期间提交
议案，呼吁加强野鸟保护，但野生鸟类
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一张网十几元，今天我们拆走

了，明天他又买一张挂上。我们只能周
末来，可捕鸟人守家待地，多的就是时
间。”朱维佳说。姜龙也呼吁，民间力量
终究有限，希望政府部门多多出面，组
织一些野生动物保护和爱鸟志愿行
动，使社会公众能够更广泛地认知和
参与。
这天，朱维佳和志愿者们一共拆

除了 ,"余张网，救了 &只活鸟，一直
跑到天黑，还点亮头灯，查了最后两片
林地。

一年一度的迁徙季，大量候
鸟从澳大利亚飞往西伯利亚。我
们的家乡上海，成为它们青睐的
歇脚地，万里之外的另一个故乡。

然而，上海郊区的林地里危
机四伏，非法捕鸟人布下的天罗
地网，正等着它们迎头撞上。细密
的丝线将它们紧紧缠绕，勒紧，直
至死亡。

迁徙的鸟儿为了生命的延续
在飞翔，不料却折翼在奔向希望
的征途上。

有一群爱鸟人，他们穿着厚
重的高帮靴，手持锋利的剪刀，穿
行在大大小小的林地间，拆网、救
鸟，不知疲倦。

! 被解救的鸟儿会惊恐地自我防卫!志愿者防护不慎便可

能受伤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 姜燕 摄

! 被救下来的小鸟要马上补充葡萄糖!恢复体力

" 志愿者在崇明朝阳村发现

被困的野鸟 曹成杰 摄

# 飘零的空

中白羽! 它的

主人曾经翱翔

天空

$# 志愿者剪

去缠绕在小鸟身

上的尼龙网线

缘起

上海的冬晨，冷得让人伸不出手。清晨 )点，
朱维佳已经准备停当，和前来会合的志愿者驱车
出发，前往奉贤。今天的任务是回访 '周前拆过
网的林地。

他今年 ,*岁，本职工作是银行职员，业余爱
好是到野外拍鸟，鸟儿美丽的外表和灵动的姿态
让他痴迷，观察鸟儿时间长了，鸟类“社会”的生
存法则更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有一天，他
遇到了有“上海野鸟保护第一人”之称的志愿者
姜龙，后者从 !""*年便开始拆网。
“我那时才知道，有人在捕鸟，把它们变成盘

中的野味或笼中的玩物，也才知道有人在拆网护
鸟。”朱维佳说。!"$'年，他开始跟着姜龙前往崇
明、奉贤、金山等地拆网，坐着公交车抵达目的地
后全凭双腿，一天从早到晚，至少走 '"公里。

社交媒体这时发挥了影响力，他在微博和微
信朋友圈发的拆网图文得到同事和朋友的关注，
不断有人主动要求加入。朱维佳的周围也形成了
一个爱鸟、护鸟的小圈子，差不多每个周末，他都
会带队前去拆网。

朱维佳穿一身土黄色迷彩服，每周拆网，在
树林里钻来钻去，衣服容易刮破不说，接触野生
鸟类也易沾染细菌，消毒清洗很频繁。这套结实
的衣服，“便宜，不心疼。”他哈哈一笑说。他的车
里，还留着上个星期拆网时带上车的泥巴，那段
时间经常下雨，林地里泥泞不堪，湿滑难走，所以
一双高帮登山靴是必须的装备。但就是有着又厚
又硬的底子的登山靴，也没能保护好他。一天夜
间在南汇拆网，没想到捕鸟人在网的两端各埋伏
了一根长长的钢钉，他一脚踩上一个，鞋子袜子
被鲜血浸透，痛得无法走路，当晚就被其他志愿
者送去打破伤风针。

可他依然坚持每周去拆网，“不然睡觉时总
觉得树林里有一张网在等着我。”朱维佳说。

智斗

车停在一片不起眼的林地边。这小小的林地
会有捕鸟网？初次涉足，很容易让人产生怀疑，但
很快被现实消除。

一行 )人装备好帽子、口罩、剪刀、消毒液、
垃圾袋，朱维佳和志愿者姚菁还带上了液体邦迪
和葡萄糖，以备救助活鸟。朱维佳戏称自己是“装
备党”，拍鸟的时候就爱买各种装备，现在拍鸟成
了偶尔为之的事，花高价钱买的装备几乎形同虚
设。召集又买拆网装备，而且几个护鸟人之间还
像开展“军备竞赛”，为护鸟行动增添了不少乐

趣。他今天带的这支手电，就是因为看到沪上另
一个护鸟人“拆网民工”曹成杰买了，才在网上
“痛”下订单，“一支手电要 !"""多块，肉痛啊，但
是特别亮，晚上拆网非常管用。”

朱维佳轻车熟路地走在最前面，只有行动速
度快，才能多拆网、多救鸟。“有网。”第一片林地，
朱维佳就发现一张网，两根竹竿分别绑在相距十
余米的树上，将网眼细密的尼龙网高高挂起。志
愿者们将竹竿拔起、踩断，又用戴着手套的手将
网卷成一团，丢进垃圾袋。折断竹竿，也是警示捕
鸟人。胆小的短时间内会收手，但更多人今天拆
了明天装，或者换片林地继续捕鸟。

朱维佳发现，地上还有被拔除的羽毛，这说
明捕鸟人已来收过一轮。“所以拆网要早出门，和
捕鸟人‘斗法’，不少捕鸟的四五点钟下网，七点
钟已经‘满载而归’了。”
“捕鸟人通常是就地拔毛后，送到农贸市场

去卖。”朱维佳说。有的鸟流向餐馆，有的鸟被卖
到花鸟市场，还有些被买去“放生”，是野鸟被捕
后的三大去向。

拆网人要和捕鸟人“智斗”。朱维佳说，浦东
有片林地，他们去年年底一天拆掉 &,张网，昨天
有人去复查，却一张网也没看到。“看上去效果很
好？但我不这么认为，这只是捕鸟人转移阵地
了。”朱维佳说，如果一天只拆到屈指可数的几张
网，他会自责没有做好功课。“不是捕鸟人没布
网，而是我没有找到它们。”

捕鸟人和护鸟人斗了 $"年，各有各的经验。
朱维佳说，以前每个区都有些“著名”的捕猎场，
现在有林业部门管理的大片林地基本没有捕鸟
网了，但捕鸟人从大林地转移到小林地，林地分
散，零星撒网，增加了拆网的难度。

救鸟

一片密林边，朱维佳一眼看见倒伏的树枝，
发现旁边一条人开出来的狭窄通路。
“以前傻乎乎地开路，现在是找路，不是捕鸟

人，谁上这里来？”朱维佳说。
“这里有只活鸟！”先进林的志愿者发出一声

不知是惊呼还是欢呼。朱维佳三步并作两步赶上
前去，只见林间挂着一张高约五六米、长约十余
米的大网，一只比麻雀略大、长着长长的尾巴的
鸟被网线死死缠绕，倒挂在网上，但还不时颤动
着，作无望的挣扎。
“白腹鸫。”朱维佳一眼叫出鸟的名字，用戴

着手套的左手轻轻握住鸟儿，右手快速将尼龙网
线剪断。救助的过程中，鸟儿发出惊惧的叫声。朱
维佳说，“鸟儿胆小，看见人更加害怕。”有一次他
救下一只斑鸫，从网上取下来后剪除缠绕在身上
的网线时，它竟然吓死了。
“鸟儿被取下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拉

屎，这是它受到惊吓的直觉反应。”朱维佳说。
这只白腹鸫应该刚撞上来不久，因为如果时

间再长些，它很可能已经死亡。鸟儿撞网后，会拼命
挣扎，体力消耗太大，而又无法及时补充食物，很容
易死掉。即使不死，时间一长也会被捕鸟人取走，他
们每过一个小时就会查一次网上的猎物。

朱维佳细细地翻着白腹鸫的羽毛，试图找到
每一根缠绕鸟体的网线。白腹鸫时不时挣扎一
下，甚至扭转刚刚解放出来的头，想去啄朱维佳
的手指。翅膀也松绑了，白腹鸫立即想扇动翅膀，
可是痛得大叫，显然还有线没发现。朱维佳拨开
翅膀和鸟颈下细细的白色绒毛，终于发现它的颈
部还勒着一根网线。

剪除这根线，白腹鸫终于轻松了。姚菁递上
葡萄糖滴管，朱维佳往它嘴里滴了几滴，又检查
了它脚上的伤口，涂上液体邦迪。让它稍事休息
后，便松开了手。一瞬间，获救的白腹鸫就振翅高
飞，不见踪影。

痛苦

救鸟，是拆网过程中特别有成就感的事。在
志愿者的记录中，总是记载着“某月某日某地，拆
网多少只，救助活鸟多少只”。但这个最快乐的过
程也可能带来最深刻的记忆和痛苦。

!"$)年 $"月 !'日那只在手中死去的猫头
鹰，深深地震撼了姚菁。那是她第一次参加拆网
行动，和朱维佳及曹成杰夫妇一起前往崇明。
“那是一只很小的猫头鹰，长着一对萌萌的

大眼睛。”姚菁回忆，救助时，眼看着它在志愿者
的手中渐渐失去力气，只有呼气的动作，却再也
无力吸进一口救命的氧气，两只瞳孔随着身体的
衰弱一点点黯淡无光、慢慢放大……

从此，姚菁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参加拆网行
动，风雨无阻。

有一次，他们在捕鸟网上发现一只北红尾鸲
的雌鸟，当时它的身上缠满了丝线，被包裹成一
团，动弹不得。最初朱维佳以为是只死鸟，不料在
剪网线时，听到它发出微弱的声音。虚弱的鸟儿
得救后，连动弹的力气都没有，只有眼皮还能不
时抬起。就地放生它就是死路一条，志愿者将这
只鸟带回家中护理。不幸的是，第二天它还是告
别了这个世界。
有时候救鸟，心比人累。!"$)年 $!月 '$日，

姚菁和曹成杰夫妇一起到南汇拆网，那天拆了 &,

张网，救了 ,&只活鸟，最多的一张网上就有 &只
活鸟，'个人根本忙活不过来，救着这只，看着那
只，听着鸟儿凄惨的叫声，心急如焚。

还有些下手狠毒的捕鸟人，行为令人发指。
朱维佳有一次和几个志愿者在崇明拆网时，远远
地看见一个人在河边撑把伞坐着。“以为他在钓
鱼，但看看觉得不对，钓鱼怎么会背对着河坐？”
几个人心下生疑，过去查看。一看才发现，他正是
个捕鸟人，而且脚下放着几只活的棕背伯劳，为
防止鸟儿挣扎惨叫，他竟然不仅把鸟的双脚绑
住，还将鸟的眼皮缝了起来！不仅如此，志愿者们
仔细查看后，发现他还在河水里浸了一袋剥了皮
的鸟，以防腐败变质。
“死的、活的一共 ,"多只，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下称《野保法》），一次捕杀
!"只麻雀都要入刑。当时我们就报了警，一起去
做了笔录，后来检察院还打电话找过我们。”朱维
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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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网民工”曹成杰造访崇明陈家镇朝阳
村 $"次，其间经历了朝阳村搬迁，崇明区全区
禁猎，新《野保法》实施等事件，但唯一未变的
是网住蓝天和自由的大网。前不久，他撰文记
录两年来在朝阳村拆网的经过。从中，我们可
以直观地看到拆网人的坚持与无奈。


